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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一片金黄的豆叶

悄悄地落在豆棵的根旁

像一封时光的信笺

满满记录着往日的微风暖阳

黄豆叶，也曾舞动了豆的青春

如今，它怀着满足与安详谢幕

叶片上清晰的脉络，告诉秋风

那是它在岁月里走过的路径

它静静地躺着，仿佛又听见豆荚在私语

朦胧中，晶莹的晨露晃动着

一只绿绿的蚰子

在它落下的枝头上卖力地歌唱

一切陷于沉寂，黄叶已经被秋收藏

不久，它在大地的怀抱中安然入眠

做一场大自然更迭的梦

等待迎来又一次重生③3

一片金黄的豆叶悄然落下
□ 肖永成

深夜醒来，唯有窗外偶尔传来的虫
鸣声陪伴宁静。我手中又捧起一本《红
楼梦》，目光又锁定在葬花词。

我想象着外面应该是月光如水，洒
在每一个角落，在为这寂静的夜晚增添
柔和的色彩。此刻的我，又走进另一个
时空，与书中的黛玉共同经历着那份刻
骨铭心的哀愁与无奈。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
怜？”黛玉的这句诗犹如一把利刃，深深
刺入我的心房。我感受着她内心的孤
独与无助，体会着她对美好事物消逝的
无奈与惋惜。在这静谧的夜晚，她的哀
愁又与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继续往下读，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都仿佛在诉说着黛玉的心声。她的才
情与敏感，使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

深刻的感悟。她看到了花朵的凋零，也
看到了命运的无常。她用葬花词将这
份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
帘。”这两句诗里有黛玉内心的细腻与
柔软。我看到了黛玉站在春榭旁，看着
游丝轻轻飘荡、落絮随风飘舞，她的心
也随之飘荡不定。她不仅是一个才情
出众的女子，更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与
挣扎的人。她渴望得到真爱与幸福，但
命运却总是与她开玩笑。她的孤独与
无助，让我深感疼痛。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
头。”这是黛玉内心的呐喊，也是她对自
由的渴望。她希望能够摆脱命运的束
缚，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现实
却是残酷的，她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用自己的方式与命
运抗争着，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
天空。

黛玉的哀愁与无奈，仿佛化作了泪
水，从我的眼中流淌而出。我为她的才
华而惋惜，为她的人生而感慨。在这个
静谧的夜晚，我仿佛与黛玉共同经历了
一场心灵的洗礼。

合上书本，我仿佛轻轻浮游在春
园，月光洒在我的身上，为我披上了一
层柔和的银纱，而眼前不断浮现出黛
玉的身影，耳边是她那深情的诗吟。
她的才情、她的敏感、她的孤独、她的
无助……一切都历历在目。

葬 花 ，是 黛 玉 对 逝 去 青 春 的 哀
悼、对美好事物的珍惜、对生命的敬
畏、对命运的不甘。黛玉从未放弃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能够改变命运，追寻属于自己的
幸福。葬花也是她对幸福人生的一
种寄托和向往。她寄人篱下，内心孤
独与无助，葬花让她的心灵得到了一
定的慰藉。

葬花词让我和黛玉一样，深感生命
的短暂和脆弱、命运的多舛和无常。

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又与黛玉进
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葬花词里
也让我感到，因生命短暂而无常，我们
更应该珍惜每一个瞬间，用心去感受生
活的美好、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夜更深了，窗外的月光应该依旧皎
洁。我想着黛玉葬花的场景，仿佛看到
她和我在月光下轻轻拾起一片一片花
瓣，然后将它们一一埋葬。③3

读葬花词
□ 孙秋鹏

读罢中篇小说《曹府遗事》（原载
《鸭绿江》2023年第 12期，《小说选刊》
2024年第 2期转载），我陡然想到两个
字，“江湖”。

相裕亭是我的挚友，初见那年，我
和他都还年轻，却如事先有约一般，彼
此称呼，都加一“老”字。我叫他老相，
他叫我老侯，一月月、一年年，真就把彼
此给叫老了。

好在，对作家而言，有一种老，指的
不是年龄，而是用笔的老辣。小说、评
论、随笔，以及其他什么文体，都一样，
都有稚嫩与老辣之别。

从《曹府遗事》中不难看出，老相比
以往更老更辣。

我注意到，这部小说里那个名叫张
宽的人，也很老辣。

张宽是个“老合”。
旧时江湖，把长于见物添价、见艺

捧人、见机立威等伎俩为自己增值的
“人情练达”者，统称为老合。

老相营造的曹府，是一座颇有气势
的大院。“一片光怪陆离的房舍……前
前后后，几十个工匠，不分昼夜地在那
锯呀、凿呀、磨呀、砌的，耗时七八年。
也有人说十几年……后期曹家又陆续
建了小戏场、茶水房、曹蒲大药房等一
批附属庭院”，以至大少爷曹瑛晖的太
太白小芊婚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把
曹府里那迷宫一样的房舍弄清楚”。

曹府大院够大，可它再大也是小社
会。

小社会里边却有大江湖，张宽是曹
府大江湖的核心人物。

老相写张宽，先从小处着手，随着
情节的延展，逐渐写到大事上去。

对老合而言，江湖从来无小事。前
辈作家曹靖华先生不是早就说过了嘛，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张宽就是这样。
小说的第一章，完全围绕“穿着细

事”来写。
曹府的老太太想见以前的丫头袖

儿，要张宽传话。袖儿是张宽的婆娘，
按理说，张宽完全可以一口应承下来。
可他不。他先找托词，“家中添了孙
子。这阵子，她正屎一把、尿一把地忙
活儿着洗尿布呢”。过两天老太太又
问，他却假装把这事给忘了。他也不是
有意阻挠袖儿去见老太太，他是在试探
老太太是真有事还是随口一说。若真
有事，绝不含糊，立马就办。老太太想
吃米糕或油煎小黄鱼了是吧？保准第
二天或是当晚就给送来。

老太太喜欢袖儿，“每逢年节，曹家
各房的女眷们分发绸缎时，老太太总会
多要上一份留给她”。

下面的叙事越发精彩了：
老太太赠送绸缎之后，袖儿再去曹

府，还是身着灰布衫，跟上回一样。老
太太觉得奇怪，问了，袖儿回话，绸缎一
进家门就被儿媳妇抢走了。“弄得老太

太笑容僵在脸上”，招呼人，又送了一块
绸缎。蹊跷的是，过段时间，袖儿再来，
还是那身灰布衫。老太太冷着脸子再
问缘由，袖儿掀开衣角，轻拍里边的软
缎衫，说，怕磨坏了，穿在里边了。一句
话，让老太太笑得不行不行。

张宽家不缺绫罗也不缺绸缎，袖儿
的言行，都是他精心设计的。他本人也
一样，“在曹府里行走时，他每天所穿的
衣衫，袖口那儿都磨出了白棉线”。他的
礼帽、长衫、文明杖，曹府里的老爷、太
太，也包括他身边的跟班，谁都没见过。

没见过就对了。
张宽在小事上精明如斯，在大事上

更不含糊。
曹府的大事，一件连着一件。
第一件，曹蒲大药房。
曹蒲大药房从创建、更名到经营方

式的转变，里边都浸透着张宽的心机。
特别是在“眼罩”那件事上，他貌似不经
意地确立了自己在曹府的“霸权”地位。

药房伙计，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
假，有人耐不住欲火，晚上攀上房脊，偷
窥曹府里的年轻女子。张宽无意中瞧
出端倪，当晚派人蹲坑，果真抓到一
位。一通暴打之后，张宽征求药房管事
的处置意见。管事话里话外，有点袒护
那个惹祸的伙计。张宽听得出来，管事
跟那伙计的关系比较亲近。管事的意
见是“赶他滚蛋”，张宽不以为然，他认
为把伙计留下“做个榜样”更好，只不过
得给他“戴只眼罩”。

“戴只眼罩”的意思是，弄瞎他一只
眼。

张宽说罢转身离去，没几步，听见
身后一声惨叫。他没回头，只在回廊的
拐角，“抬头望了望天上的一钩弯月”，
倏尔问了身边随从一句：“明天初五了
吧？”

第二天是初六，可是随从惴不敢
言。

等于说，张宽借药房伙计的一只
眼，给所有下人都吃了一通杀威棒。

第二件，年礼牌。
盐区有送年礼的风尚。曹府这样

的大户人家，年礼更要讲究，像熊掌、猴
头、燕窝之类的珍品，也都列在礼单之
上，送给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次一等的
礼品，送给“西山锡矿那边的领事、班
头，曹蒲大药房的头柜、二柜、刀上，等
等 ，这 些 都 掌 管 着 一 个 行 业 里 的 事
务”。最低一等的，是奴婢、伙计之类。
总之是人人有份。

张宽他爹在曹府当管家的时候，年
礼一律摆在西门口的廊檐下，等对方来
取。曹蒲大药房建成后，又把年礼摆在
药房的厅堂里。这种做法有个弊端，年
礼的轻重，任谁都一目了然，难免让某
些人心里不痛快。临到张宽主事，革其
弊端，定制礼牌，印上竹叶、梅花、牡丹
花等花草图案。不同的图案，代表不同
品级的年礼。曹府认牌不认人，见什么

牌，发什么礼。
“曹府内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当年在府内犯过错误的人，或是回乡探
亲未能及时赶来的当班者，将要被扣下
当年的年礼。”

张宽养了个小老婆，这事，曹府上
下，包括袖儿，一概不知。扣下的年礼，
是给了小老婆还是给了谁，也无人知
晓。

第三件，大少爷从军。
曹瑛晖投笔从戎，不久，在岳父的

关照下，官升数级，晋为少校。
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怎么就不

得了呢？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嘛，盐区
兵站那个被称作“黄团长”的家伙，“肩
头上挂的是上尉军衔”。也就是说，大
少爷比“黄团长”官大一级。

一个上尉，“出门有卫兵护卫，隔三
岔五还有人请去吃酒席”，一个少校
呢？“那不得整天吃酒席”呀。曹府老太
太高兴了，说：“赏！”

赏给大少奶奶白小芊“两匹丝绸，
外加一件貂皮大衣”。

赏不赏的，属于细枝末节，关键问
题是，大喜临门，得弄出个动静，让整个
盐区都知道才好。

在张宽的策划转圜之下，兵站黄上
尉带着队伍，大张旗鼓，招摇过市，给曹
家送喜报来了。

锦上添花，张宽还把私塾里的小屁
孩组织起来，穿团福红长袍，戴瓜皮帽，
手摇彩旗，时不时高呼口号，走在队伍
最前列。

紧随其后的，是军乐队。
一路鞭炮齐鸣。
曹家的声势，如此这般，轰轰烈烈

地造出来了。
张宽的脑力，加上“黄鱼”和酒肉，

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不几日，张宽定制了一块“中校府

邸”的匾额挂在曹府的大门上。来吃酒
席的黄上尉有些纳闷，张宽不动声色，
手臂一扬，笑着说：“升啦！”

第四件，秀玲私奔。
第五件，曹姜交恶。
这两件事，前后有因果关系，得连

在一起说才行。
对曹府而言，这两件都是天大的

事。
老相把大量笔墨用在这两件事的

描述上。前面的大事小情，在我看来，
都是故事背景。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件事情里边，
老相在张宽身上，反而着墨不多。

不多的笔墨，还都落在一些琐碎上
面，张宽内心的诡谲，只隐隐约约显现
些许蛛丝马迹，供读者在故事背景的延
长线上，对其妄图展开联想。

曹府的衰败，缘于二爷酒后的一句
话。秀玲是二爷的女儿，二爷跟姜姓矿
主喝酒划拳，随口把秀玲许配给姜家的
大儿子姜虎。曹姜两家都在西山开锡

矿，两家为“矿眼的选位、矿洞的地下走
向”等问题常闹纠纷，借用张宽的话说，

“两家的矿洞都开到一起去了”。此种
情状，还有比联姻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这样说来，二爷也算是老谋深算之人。
秀玲对这桩婚事原本也没有异议，可是
——小说里最要命的元素常常出现在

“可是”之后，可是兵站队伍给曹府送喜
报那天，秀玲对王副官一见钟情，夜里
头躺在床上烙烧饼，把王副官跟姜虎比
来比去。

王副官一身戎装，身材魁梧，相貌
英俊，那个“塌鼻梁、小眼睛，嘴唇子还
向外面翻卷着”的姜虎，哪能比得过呢？

你说怎么那么巧，秀玲芳心乱颤的
夹当，王副官偏偏一次又一次来曹府，
为大少爷传递书信。来来去去的，秀玲
跟王副官就有了交往，慢慢慢慢，又有
了床笫之欢。

秀玲悔婚，找老太太哭诉。老太太
倒是向着孙女，可是，嗨！

小说情节开始摇曳起来，未几进入
高潮：

曹家请来了戏班子，一武生演出时
失手，把看客姜虎刺伤；秀玲和王副官
借演戏之机私奔；曹家新矿区挖掘庆典
那天，姜家放炮，将曹家的矿洞炸塌，炸
死了大爷和一位政府官员；曹姜两家打
官司，费尽周折，曹家还是输给了姜家；
曹家斥巨资购买枪支弹药；姜家被“山
匪”攻陷，姜老爷子和姜虎死于非命，二
儿子姜豹逃生；曹瑛晖随军打仗，生死
不明；姜豹率一支土匪队伍洗劫曹府，
打死二爷，抢走大量财物，老太太和张
宽侥幸逃生。

随后由老太太做主，用一栋“含玉
楼”的价格，卖掉整个曹府，幕后买主是
张宽。

张宽一直没敢入住曹府。
尽管没敢入住，他也是最大赢家。
老相在创作谈《为有泉头活水来》

中说，2022年早春，他去云南省建水县
参观朱家花园，觉得那里的亭台楼阁，
好像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出现过。

老相说他触摸朱家的“中将府”“含
玉楼”，如见“失散多年的亲骨肉”。

老相说他“连夜在手机上划下几个
短章的小标题”，又感觉短章容纳不下
他的想象，于是“搭起了一个比短章稍
长一点儿的框架”。

老相的表白暗合了我对这部小说
的总体评价：它是《盐河旧事》系列作品
之集大成者。

老相的《盐河旧事》，写的不光是旧
事，更是江湖。

人间何处不江湖，小说创作领域，
也一样。

张宽是曹府里的老合，老相则是小
说里的老合。不同的是，张宽“老”在阴
处，老相“老”在阳处。

愿老相的小说创作，自《曹府遗事》
起，一路高光。③3

人间何处不江湖人间何处不江湖
——读相裕亭中篇小说读相裕亭中篇小说《《曹府遗事曹府遗事》》

□□ 侯德云侯德云

草木战栗劲风疾呼

黑云一团压过一团

张牙舞爪咆哮 墨色

是由南向北瞬间刷的

如此浓墨重彩遮住蓝

遮住白 瞬间 成为

天宇的主打基调

蜗牛困惑地摇了摇左边的触角

似乎想向木耳菜的一个叶片询问

云团在害怕什么

在追赶什么亦或

在期待什么 一定

有什么已然完成

当然有什么正在发生

临时起意 节外生枝

还是处心积虑的阴谋

突然叶上跳珠 倏忽

连珠成串 倾泻而出

天空 变灰变亮

暴雨突至 真相

大白

瞬 间

似乎没有风 鸽群

在天空倒划着 V 字

黑夜湮没于黎明初起

你从深深的梦中消隐

像杯中的蓝山拿铁

速溶于水 淡褪

迷幻的苦 舌尖上

滋生起甜的细腻

味觉清晰 宛如晨曦

第一缕五彩光线

在格若斯曼的世界里

是无穷是故事是秘密

院子里忍冬又开了

细碎的金与白

在绿藤上闪烁 我想

我正拥有一个瞬间

且 慢

八月，悬铃木的叶子

在黄昏闪光

像昨日一样 仿佛夏天

是挂在枝叶之间的一枚小球

因为草的繁茂

河中流淌的水是绿色的

像昨日一样，停在沙洲上的白鹭

张开翅膀向远方飞得很远

芦苇旁是有一群小鱼吗

䴙䴘踏着水面径直朝那里飞奔

水葱留住了一对黑水鸭

它们交颈细语

梭鱼草静静地站着

恍若站了几个世纪，老柳树

墨绿的胡须间

知了一阵高过一阵地叫

生生把夕阳喊了下来

沉入水中，一些事物的轮廓

渐渐模糊，广袤的宁谧

顺着我的心脏向四肢延伸

直到

我与整个暮色

融为一体③3

暴雨突至暴雨突至（（组诗组诗））

□□ 张张 想想

霜落叶红秋惊天
□ 乔桂堂

霜 降

白露作为霜

是季节深酿的甘露

馈赠给秋，秋似在留恋

像枫叶还有红色的执念

设计些未来

时间已经排序

天空已写下细雨

松针写下光芒

明月写下哈欠

霜降已写下草白

想起我变老也是自然的事

不必徒增天命之忧

自然万物之间有默许和信任

荣枯皆是草木意志

混迹于晚秋的江湖

也会消失于人群，消失于大地

红 叶

红叶站在山巅是幸福的

它的红都能看到，并迫使我驻足

目光停留在枝头

秋风里藏着好多的痛

美总让人伤心

我既等金黄和酡红的人

同样还祈祷人间长青

爱一片红叶，得先喜欢这休闲的山峦

悠然的峡谷。春天里念叶枝头芽尖

秋天里又同叶一起经历风吹雨打

一路向北，眼角总会潮湿

好在时光灼灼地给叶安慰

让叶百媚妖艳

其实，叶与秋是经历过谈判的

恰到好处时，与秋平分天下

让这苍茫的来去，见出分晓

我最爱一生张望故乡

四季变换色彩，改变心境

在即将越冬的天中大地

我耐着性子，在红叶尽头

扎根泥土，等春天长出想要的天涯

秋 色

只需要一两天的工夫

秋色就会涌出来

黄至红，红至醉

像我双鬓爬满白发

也就是一时一事

果实挂枝，都掌握自己的分寸

柿子骄傲，站在高处

冬桃还很清澈，有光

像我坚持自己年轻时的孤傲

云白，透明

灌满日月的传说和光影

意志依然坚定的松柏

像我清晨坚持早起

保持绿植的习惯

叶无所顾忌地飘

给出不少提醒

像安静的手抚摸村庄

此刻，屋檐上挂着的红辣椒

羞涩地低下头颅③3


